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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黛花下读《西厢》，山石、流水、落
红，映衬着两个如花似玉的人，情态隽美。
金圣叹读《西厢》时说：“必须对花读之，对
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花下读书，是对花的宠爱，也是对书的
敬重。

家附近有个园子，花木繁茂，闲时常去
那里读书。秋日，桂树开花后，去得更勤
了，自然是冲着桂花。

桂花真香啊！一串一串暗淡青黄的花
蕊，张开小嘴，丝丝缕缕、源源不绝地吐出
香气，弥天弥地，仿佛看不见的雾，笼罩在
林间。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桂花：“树乃月
中之树，香亦天上之香，但其缺陷处，则在
满树齐开，不留余地。”他把赏花等同赏画，
画幅讲究疏密，在适当处留白。他其实故
意这么说，似贬实扬，极言桂树花开繁盛，
密密簇簇的，不然哪有这浓郁的香！

桂花没有姹紫嫣红，不在姿色上着墨，
娇示于人的，正是它的香。因此李清照说
桂花：“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
流。”它的芳香馥郁，为它赢得艳冠群芳的
美声。

其实在我看来，桂花的形态仍然是美
的，黄黄白白，珠串似的，闲静地开在枝头，
含蓄，敛眉俛首，仿佛娉婷的少女，任由绿
叶搂抱，给人以一种娇怯之美。

我在园里走走停停，鼻子凑近花枝，尽
力嗅，在每一株花树前都饱吸香气。

园里有石凳石桌，正好读书。在桂花
下读书，一年中这样的好日子是不多的。

花下读书，自然不宜攻读、钻研什么学
问。花下宜读闲书。

《聊斋》里的草木花实极多，葛巾、黄英、
香玉、荷花、玉版、绛雪⋯⋯也有桂花，“花气
随风，香无断际。”（《白于玉》），其无不成精作
怪，却又娇媚可人。我游目书外，但见园子
里的一些花草隐没在山石间，活动了，万物
皆有情，她们或走或说笑，红飞翠舞，裙带飘
飘，这是蒲松龄笔下的花仙妖姬。

花下宜读古诗。古人咏桂花的诗不
少，最喜欢朱淑真《秋夜》（亦作《咏桂》）中
的一句：“一枝淡贮书窗下”，“贮”当解为

“伫”。恬静的夜，一树桂花，悄然伫立于书
窗之外，淡雅的馨香袅袅，随风飘进窗里。
此时，朱女士正坐在窗下，是作诗呢，还是

读书？抑或观花排解清愁？宋朝的花里总
带着一些愁绪。

《九歌》里的“山鬼”则快乐得多。“山
鬼”姑娘最有情味，“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
车兮结桂棋。”她披戴着山花野萝从山里出
来，赤豹驾车在前，文狸跟从在后，以辛夷
木为车，以桂花作旗，花枝招展，去与恋人
相会。缘何把桂花作为旗帜？桂花娇柔，
含情脉脉，或为定情物？

桂花树下读桂花，让人浮想联翩。
一缕香风穿过林间，枝叶飒飒，远去

了，若隐若现，那是上古时代的古风。此
时，倘若有人用箫吹一支古曲就好了，箫声
悠悠，人坐花下，二目在书，心如秋水。

头顶上花枝摇曳，发出轻轻的絮语。
一只黑鸟，落在花枝上，也不知是八哥还是
斑鸠，尾巴一翘一翘的，啁啾一声，飞走了，
抖落下粉屑花粒，洒在我的头上、身上、书
上。人闲桂花落。

其实，在花下坐久了，是闻不到花香
的，但我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花香
浸泡，饱满、通泰，花下读书给人以无可名
状的欣悦感。

故而，花下读书者众，自然不都在桂花
之下。

鲁迅爱在丁香和木槿花下读书，即使
搬到不能栽花的住所，案头也要摆一盆
花。桌上并有《花镜》、《广群芳谱》。

宋庆龄常在樟树下读书。宋庆龄在上
海住的院子小，周恩来劝其搬家，她却因院
内有两棵樟树，舍不得离开。春日里，满院
樟花香，坐在藤椅上读书，何其受用！樟花
有一股清肃之气，虫豸远避。

冰心则喜欢在玫瑰花下读书。她在协
和女大读书时，“大礼堂廊前台阶两旁就种
着一行猩红的玫瑰。又红又香，而且花朵
也大到像一只碟子，我们同学都爱摘一朵
含苞的花蕊插在鬓上。我还写了一首诗

《玫瑰花荫下》。因为那一行玫瑰的确又高
又大，枝叶浓密，我们喜欢坐在花下草地
上，在香气氤氲中读书。”（《只求凡人的幸
福》）冰心至老都不舍玫瑰。

花下读书，自然谈不上精骛八极、纵横
千古、指点江山，但可以让你远离尘虑，陶
然在花香中，徘徊在书山的小径，流连忘
返。花下读书，感受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意
境、一种情韵，自然也是一种人生况味。

四年前，喜欢上了户外徒步旅行。
那年国庆前夕，与驴友相约，徒步穿越

泸沽湖亚丁。为避开“十一”黄金周，我们
提前几天就进入了宁蒗到木里的无人区。

经过三天的徒步穿越，当我们到达川
西亚丁雪山下一个叫呷洛的小村子时，正
好是“十一”国庆节，农历八月十六。

向导提前联系了一个叫扎西罗布的藏
民家住宿。当傍晚时分我们到达的时候，
热情的扎西大叔把我们领进一间典型的藏
式房屋，非常大的正屋，中间是大大的火
炉，原木地板，墙上张贴着新中国几代领导
人的画像。

放下重装包，大家开始动手做晚餐。
扎西大叔的女儿白玛拉珠，有些害羞，我们
做饭时她笑呵呵地围着我们，看我们做着
汉族人吃的菜，还用不太流畅的汉语问这
问那。经过一番忙碌，各种炒菜、凉拌菜、
汤菜，还有饼干之类的食品，堆了满满一大
桌子。

我们热情邀请扎西大叔一家和我们一
起吃饭。席间，我把从千里之外带的月饼
分给大家，说昨天是中秋，今天是国庆，我
们一同共庆佳节。

扎西大叔咬了口月饼说：“这辈子还没
吃过月饼呢。”我问月饼好吃不？他说：“好
吃，很好吃。”他边吃边说，每当国庆时，我
们就会在屋前升挂国旗。你看，那红旗在
夜里也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他起身从一个超级大的木柜子
里搬出一个大壶，笑着说，一起喝青稞酒，
庆祝国庆节。

那次是我们第一次喝地道的自酿青稞
酒。那青稞酒虽说有四十多度，但入口好，
感觉不到有那样高的度数。大家说笑着，
互相敬酒，在雪山下度过一个欢乐的国庆
夜晚。

那个国庆节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国
庆。扎西大叔一家是藏族，向导是普米族，
马夫是纳西族，湖南驴友是土家族，四川驴
友是彝族。大家一起说着，笑着，喝着一杯

杯清甜可口的青稞酒，藏家房屋里充满着
别样的喜庆。

不知不觉已是深夜。此时，月光从藏
家房屋的窗户透了进来，形成一道道明亮
的线条，把藏式房屋映照得格外纯朴，似乎
正散发着远古的幽香。透过窗户，还可以
清晰地看见，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雪山
下的夜空里随风飘荡。

高原的天空深蓝深蓝，一轮明月高高
地悬挂着，丝丝的白云时扰时离，犹如点画
上去一般。远处亚丁夏洛多吉雪山在月光
下清晰可见，映入眼帘的景象宛如一场梦
幻。或许在极度亮丽的月色下，悠长的情
愫便会悄悄地生长成对静美雪山夜空的无
限依恋。

其实一年里，有很多美好的月夜。只
不过，“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而恰恰又是国
庆，这一天就赋予了她许多的美好寄托与
思念。在那雪山下的高原上，有种情怀飘
然而至：伟大的祖国，六十多年来，走过风
雨，遇见彩虹，你承载着华夏儿女从未改变
的情感与中华民族浩然的正气屹立在世
界上。

这时，同行的驴友都出来了，仰望着湛
蓝的星空，不知谁大声说，我们唱首歌吧，
唱《我爱你，中国!》大家立马附和。顷刻，
雪山下响起高亢的歌声：“我爱你，中国，我
爱你，中国⋯⋯”

月夜里，秋风起，天高云淡。抬眼望
去，雪域高原下的祖国山河是何等美丽
动人。

年年国庆，但在雪山下与不同民族同
胞一起过国庆，却不是年年有。高原雪山
下的国庆月夜，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
的一个国庆节。

那年以后，每年的国庆节假期，我都是
负起背包，行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用脚
步丈量着祖国的伟大与壮丽。

或许，只有繁荣富强，稳定和谐的社
会，才可以让人以这种自由美好的心，来欣
赏它的奇峻雄伟与壮丽美好。

雪山下的国庆节
□ 鲁 珉

在桂花下读书
□ 苗连贵

花下读书，是对花的宠爱，也是对书的敬

重。而在桂花下读书，一年中这样的好日子

是不多的

年年国庆，但在雪山下与不同民族同胞一

起过国庆，却不是年年常有

山村秋戏
□ 揭方晓

“天地心 家国情”，即为天地立

心，抒家国情怀，是 2016 中国平遥国

际摄影大展的主题。北宋理学家、易

学家张载挥笔写下“为天地立心”，将

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为天地之间

立天理之心，“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

志之理也。”而家国情怀，是一种跨越

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精神。

相机无处不在。收集照片就是

收集世界。摄影人透过镜头观照世

界，关注世间万物生态，收集信息，以

影像关注、反映复杂人性及万物灵

性，借以表达内心的审美。

透过参展作品，我们发现，那些

以朴素视角关注天地人心、抒写家国

情怀的国内外优秀影像作品，正在传

播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声：继承优秀

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

又面向世界的当代文化创新精神。

天地心 家国情
□ 刘存瑞 梁 婧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受邀来到江头段
村——江西省南城县株良镇最偏远的一个
小山村看戏。路上，乘车同行的该村党支部
书记余国庆就耐不住寂寞，打开随身携带的
家用摄影机，放起了自己前几天在村里戏台
上录下的一出采茶戏，津津有味地听着、看
着。于是，一路丝竹，一路咿呀，一路生旦，
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仿佛缩短了许多。

来到村里，已近黄昏，山村正沉寂在炊
烟与暮霭当中。只隐隐听着吆喝子女回家
吃饭的轻责声、倦鸟归林的振翅声、牧牛悠
闲的晃尾声，它们交织在一起，莫辨彼此，我
们能感觉到的只是一幅清新和谐的山村画
卷正次第展开。好一幅山村初秋图！

江头段村，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庄。这里
离县城有近 40 公里，其中大半路程都在深
山里或隐或现。有时看似才临深涧，转眼又
越大峦，有如游龙蜿蜒，不知几多曲折。村
里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其他村少见的，那就
是看戏。村民们年节时看戏，农闲时看戏；
生活滋润时看戏，日子寡淡时看戏，一看就
是十天半个月，仍然意犹未尽。

戏还未开演，角儿还未上台，可村里却
蓦地传来阵阵唱曲声。在满腹狐疑中，我循
声走进一家农舍，看到一位 70 多岁的老汉

在放戏曲光碟，边听边看还边摇晃着脑袋，
嘴里跟着哼唱，有板有眼。老汉名叫黄其
生，一位农村版、高龄版的戏曲超级票友。
他告诉我说，现在村里修好了硬化公路，也
通了公共汽车，进出县城方便多了。自己每
进一次县城，不管买什么，总要捎几张戏曲
光碟回来，没事时听听、看看，这日子过得赛
神仙呢。

刚吃过晚饭，就听到四下里响起了脚步
声、叫唤声，只见三个一群，四个一伙，村民
们陆续朝着村中的古戏台走去。这座戏台
位于村尾，是一间大房子，房里最前面建有
一永久性的戏曲舞台。据说它始建于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这么多年来，在这里上演过
样板戏、文明戏、传统戏，还放过电影，可以
说这里的每一根台柱、每一块台板、每一片
砖瓦都翻阅和见证了这个小山村的点点
变迁。

当然，空闲时这房子也兼做农具屋，摆
放一些打谷机、风车、竹席等生产工具。特
别是近些年，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村里
像耕整机、联合收割机这样的现代化农机具
越来越多，村民厅堂里早已没有了打谷机、
风车、竹席这样的传统农机具的位置了，于
是“退休”的它们被堆放于此。好在房子足
够大，堆了这么多东西却并不显拥挤。

演员正在后台化妆，一些村民也涌了进
来，有的好奇地摸摸脂粉，有的打听当晚要
演什么剧目，其中的一些人还内行地自己点
起了剧目。老旦演员雷月儿笑着对笔者说：

“村民点什么，我们就演什么，他们可是我们
的‘衣食父母’哟。”经过争论，点戏的村民达
成共识，要求当晚演出传统戏剧《六月雪》。
该剧说的是一位奇女子突遭横祸，蒙受不白

之冤，最后历经坎坷，得他人相助沉冤得雪
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无新意，据说也已演出
过很多场次了，但仍大受村民们的欢迎。其
实，这种正义战胜邪恶、公理战胜强权的故
事，映射的不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祝愿吗？

据这家民间剧团（抚州市南城县阳春青
年艺术剧团）的团长兼台柱徐春梅介绍，他
们准备了 120 多个剧目供村民挑选，除了

《梁祝会》、《红线记》、《白兔记》等传统剧目
外，还编排了一些倡扬社会新风、反映时代
新貌、助兴农事生产的小品戏、单折本，很受
村民欢迎。

我还发现，这天的戏不仅吸引了江头段
村的村民前来观看，也吸引了许多周边村的
村民以及来本村走亲戚的人们。这不，隔壁
村 70 多岁的老太太侯助手，就是一个人跑
了几里的山路来到这里看戏的呢。黄华生
是位每场必到的老戏迷，他乐呵呵地告诉笔
者：“现在一些农村甚至城镇，仍然有许多人
喜欢到现场看戏，这与坐在家里听广播、看
电视的感觉完全不同，特别热闹，特别喜庆，
觉得日子也好像红火得多了。”

很晚了，我们驱车离去。直至过了村
头 ，那 绵 长 的 咏 叹 和 密 急 的 金 鼓 还 清 晰
可闻。

村民们年节时看戏，农闲时看戏；

生活滋润时看戏，日子寡淡时看戏，一

看就是十天半个月，仍然意犹未尽

传统下的伤颜。 马睿骥摄

守梦人。 雷岩峰摄

窗外的风景。 陈钢锋摄

古城新礼。 张绪栋摄

立交桥。 夏 涛摄 角落里的生命。顾 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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